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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

展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当创新投入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

值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存在边际递增效应，为此，本文讨论了相关的对策建

议，以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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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re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
ical analysis. Empirical finding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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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our re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gital economy’s influence on the real 
economy, when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input, innovation outpu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rosses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real economy is signifi-
cantly enhanced, and there is a marginal increasing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rele-
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ideas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Real Economy, Threshold Effe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45.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9.8%，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1。实体经济是一国

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1]。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振兴实体经济能够矫

正经济社会发展“脱实向虚”趋向，有助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舵者。那么，数字经济的

快速发展能否振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又是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已有研究主要从发展环境和数字经济

两个方面探寻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科技创新(刘超等[2]，2019；万程成[3]，2020)、政府社会

资本(王竹泉等[4]，2022)、人力资源(陈抗等[5]，2021)、金融服务(陈丰华[6]，2021)、数字经济(姜松等[7]，
2020)等。其中，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的内涵及机理。陈曦从产品层面，企业层面，工业层面，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具

体途径进行了剖析[8]。胡西娟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经济发展

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水平以及国有企业的规模，都可以显著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发展[9]。二是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机制路径。Zhao 和 Feng 通过实证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实

体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姜松和孙玉鑫基于中国 290 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实证发现，数字

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倒“U”型特征[7]。王儒奇和陶士贵发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

效应强于抑制效应，同时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外商投资和技术创新间接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也会通过

影响传统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11]。三是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异质性。胡骞文等通过实证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12]。李林汉等采

用系统 GMM 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在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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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更高[13]。Cheng Y 等基于上市公司

数据实证发现实体经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化转型初期呈现正的非线性 U 型关系，在超过临界阈

值后有所提高[14]。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然而，在数字经

济影响实体经济的门槛效应方面，仍需进一步拓展。基于此，本文以 2013~2020 年 31 个省(区市)的面板

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和门

槛效应，并讨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催生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质量，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遇，从而使企业的实体投资规模得到提升；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实体投资

扩大效应，最终可以提升企业的业绩[15]。一般来讲，数字经济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第

一，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实体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

能够通过加大投资来拉动实体经济增长，而且，5G 新基建的迅猛发展，加速了万物互联的综合基础设施

的形成，这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6]。第二，通过提升数字产业发展与应用水

平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数字产业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越迅速，它能够为实体

产业提供丰富的数据信息，帮助其在核心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形成新业态、新模式，进而促使实体经

济新旧动能转化，提升实体产业创新绩效水平。数字产业应用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

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升级，促进了实体产业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而提高了实体

产业的生产效率以及生产量。第三，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智能化转型。近年来，随着

数字技术跨境、跨域、跨界的全方位发展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加快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显得尤

为重要，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使得部分实体产业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

展，加速了实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实体产业智能化、尖端化。 
基于此，提出假设 1：数字经济可以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3.2.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阈值”效应 

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一方面，在高科技创

新水平的地区，科研经费与创新资源要素相对更为充裕，地区技术开发活动更为活跃，能够为数字经济

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使得该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更快、更好，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越高，说明该区域的创新能力越强，这意味着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成果将更

多地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成果，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数字经济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以数据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形态，是对传统实体经济的一种变革。同时，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越高，

说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都非常完善，这也有助于数字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区位条件以及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迥异性，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

区域差异。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数字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更为充足，

使得各省(区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有所差异。而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

多的人才和资源被吸引到当地，信息技术将得到持续发展与应用，国内各省(区市)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

程度也将会不断加深，实体企业能够获得的边际效益慢慢扩大，使得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表

现出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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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提出假设 2：数字经济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创新投入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条件。 

4.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4.1. 基本模型设定 

在 Hausman 检验的基础之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的直

接影响进行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0 1ln RE DEit it j it i t itXγ γ γ µ ϕ ε= + + + + +                         (1) 

其中，REit 是第 i 个省(区市)第 t 年的实体经济水平，DEit 是第 i 个省(区市)第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itX 是第 i 个省(区市)第 t 年的控制变量， iµ 是用来控制区域水平上不能观测到的、不能随时间变化的个

体异质性的省际固定效应， tϕ 是不能观测到的时间固定效应， itε 是一个随机误差项， 0γ ， 1γ ， jγ 均为

待估计参数。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影响，本文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

构建门槛检验模型如式(2)所示。 

( ) ( )0 1 1 2 1ln RE DE DEit it it it it j it i t itI T I T Xγ γ η γ η γ µ ϕ ε= + ≤ + + +∗ < +∗ +         (2) 

其中， itT 是门槛变量，包括创新技投入(TI)、创新产出(TO)、经济发展水平(EL)， 1η 为门槛值，I(·)为指

示函数，符合条件时为 1，反之为 0；其他变量含义同上。式(2)仅为单重门槛模型，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类推。 

4.2. 变量选取 

4.2.1. 被解释变量 
实体经济发展水平(RE)。本文在黄群慧[17] (2017)对实体经济分类的分层框架基础上，参考已有文献

[11] [18]，采用各省(区市)历年的 GDP 数值减去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来表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本文借鉴刘军等[19] (2020)、王军等[20] (2021)的方法，以数字基础设施、数

字产业发展、数字产业应用、数字发展环境为二级指标，并选取 17 个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度量体系中每

个指标的权重，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信息熵 权重 属性 

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个 0.946 0.038 正向 

每万人网页数 万个 0.708 0.207 正向 

每万人域名数 万个 0.857 0.102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 万个 0.949 0.036 正向 

IPV4 地址 万个 0.868 0.094 正向 

光缆线路密度 公里/km2 0.878 0.086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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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 

数字产业应用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0.992 0.006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0.972 0.02 正向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0.961 0.028 正向 

数字产业发展 

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 万元/人 0.855 0.103 正向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人 0.892 0.077 正向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0.975 0.018 正向 

数字发展环境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 0.953 0.033 正向 

R&D 经费投入强度 % 0.953 0.033 正向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所 0.97 0.021 正向 

专利申请数 件 0.881 0.085 正向 

高等教育入学率 % 0.981 0.013 正向 

4.2.3. 门槛变量 
创新投入(TI)：用地区科技支出的对数来衡量创新投入水平；创新产出(TO)：用专利申请量的对数来

表示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EL)：用人均 GDP 的对数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4.2.4. 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URB)：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政府干预程度(GOV)：区域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对外投资水平(FDI)：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第二产业占比(SI)：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4.3.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 2013~2020 年 31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

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经过整理、计算最终得到上述地区的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RE 248 9.687 0.960 9.770 6.609 11.410 

解释变量 DE 248 0.142 0.113 0.111 0.017 0.755 

控制变量 

URB 248 0.594 0.125 0.583 0.239 0.896 

GOV 248 0.288 0.210 0.236 0.119 1.379 

FDI 248 0.007 0.009 0.003 0.000 0.067 

SI 248 0.415 0.082 0.426 0.158 0.573 

门槛变量 

TI 248 4.344 1.112 4.240 1.428 7.064 

TO 248 10.747 1.521 10.953 5.313 13.782 

EL 248 10.899 0.412 10.834 10.050 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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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回归 

本文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实体经济进行了检测，结果如表 3 列(1)所示，可知

在 1%的水平上，数字经济指标的估计系数为 1.084，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假说 1
成立。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在 1%的水平上，城镇化水平与实体经济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吸

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了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扩大了实际生产力水平，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创

造了良好条件。政府干预程度与实体经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市场会使得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

作用受到限制，甚至有时候还会恶化，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 1%的水平上，对外投资水平对实体经

济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外投资能够有效利用国外资源，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方式以及生产经验

等方式促进我国实体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占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估计系数为正，说明第

二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对地区实体经济的提升。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test 
表 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lnRE lnRE_1 lnRE lnRE 

L.lnRE 
   0.865*** 

   (8.45) 

DE 
1.084*** 0.528** 1.102*** 1.071** 

(5.72) (2.20) (5.62) (2.55) 

URB 
2.998*** 1.883*** 2.851*** −0.658*** 

(7.72) (3.83) (7.83) (−3.79) 

GOV 
−2.363*** −0.441** −2.540*** −0.396 

(−13.59) (−2.00) (−14.29) (−1.32) 

FDI 
1.576** 0.713 1.591** 0.575 

(2.53) (0.90) (2.46) (0.66) 

SI 
1.533*** 2.284*** 1.426*** 0.688 

(8.09) (9.52) (7.78) (1.40) 

_cons 
7.656*** 7.821*** 7.837*** 1.460 

(31.55) (25.44) (31.91) (1.57) 

AR(1)-P 值 - - - 0.005 

AR(2)-P 值 - - - 0.789 

Hansen 检验-P 值 - - - 0.27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2 0.906 0.829 0.907  

Adj-R2 0.887 0.794 0.888  

观测值 248 248 248 21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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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否稳健，本文采用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尾检验和内

生性处理三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总资产当作

为实体经济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列(2)所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其次，缩尾检验。为了去除数据中某些极端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的

影响，在 1%和 99%分位上对所有变量进行缩尾，再做一次检验。结果如表 3 列(3)所示，在 1%的水

平上，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数据中潜在的异常值并没有对本文的回归结果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最后，内生性处理。为了解决基准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使用两步系统 GMM 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和可靠性。结果如表 3 列(4)所示，AR(1)显著、AR(2)不显著且 Hansens 检验 P 值大于 0.1，同时数字

经济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符合预期，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对结果

产生影响。 

5.2. 门槛效应检验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影响，本文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

运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300 次的方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以创新投入水平、创新

产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均显示存在单一门槛，且估计值分别为 5.8434、11.7643、
11.5502。 
 
Table 4. Threshold effect test 
表 4.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模型 F 值 P 值 门槛值 95%的置信区间 

TI 
单一门槛 27.53 0.067 5.8434 [5.7747, 5.8910] 

双重门槛 17.87 0.29 2.0938 [1.8368, 2.1270] 

TO 
单一门槛 34.39 0.03 11.7643 [11.7464, 11.7782] 

双重门槛 7.40 0.86 7.3389 [7.3356, 7.7424] 

EL 
单一门槛 30.37 0.05 11.5502 [11.5240, 11.5639] 

双重门槛 19.87 0.12 11.1982 [11.1904, 11.2120] 

 
由表 5 可知，当以创新发展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果在

各个门槛区间均为显著正相关，具体来看，当创新投入 TI > 5.8434 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估计系数

由 0.702 增加至 1.044。同样，当创新产出 TO > 11.643 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估计系数由 0.646 增加

至 1.14。以上结果表明随着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达到一定区间，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果得到显著

增强，存在正向边际递增效应。区域创新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创造出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和技术，从而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同时，随着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企业研发新技术和应用新技术的速度加快，

使得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且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

经济的估计系数为 0.805，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当其达到门槛值后，核心解释变量对应的估计系数增

加至 1.176，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增强。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存在着交通便利、

工业化水平高、市场机制灵活等优势，实体产业的信息化转型和数字化活动活跃，使得数字经济对实体

经济的边际推动作用更强。验证了假说 2。 

https://doi.org/10.12677/bglo.2023.114013


李晓钟，熊正豪 

 

 

DOI: 10.12677/bglo.2023.114013 126 商业全球化 
 

Table 5. 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 
表 5. 门槛回归结果 


创新投入为门槛变量 创新产出水平为门槛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 

变量/参数 系数 变量/参数 系数 变量/参数 系数 

TI ≤ 5.8434 0.702** (2.49) TO ≤ 11.643 0.646*** (2.92) EL ≤ 11.5502 0.805** (2.54) 

TI > 5.8434 1.044*** (4.94) TO > 11.643 1.140*** (7.04) EL > 11.5502 1.176*** (4.97) 

URB 4.590*** (12.90) URB 4.551*** (13.99) URB 4.502*** (11.71) 

GOV −2.273*** (−5.50) GOV −2.152*** (−5.40) GOV −2.270*** (−5.29) 

FDI 3.286*** (3.44) FDI 2.741*** (3.40) FDI 2.532*** (3.66) 

SI 0.950*** (2.96) SI 1.035*** (3.35) SI 0.932*** (2.76) 

_cons 7.089*** (19.78) _cons 7.033*** (19.69) _cons 7.138*** (19.05) 

R2 0.893 R2 0.897 R2 0.896 

Adj-R2 0.890 Adj-R2 0.895 Adj-R2 0.893 

观测值 248 观测值 248 观测值 248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 2013~2020 年省(区市)面板数据为基础，

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 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

济发展，该结果在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具体来说，每提升 1 单位，就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提升 1.084 个单位。2) 当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着单一门槛效

应。具体而言：当创新投入跨越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估计系数由 0.702 增加为 1.044；当创

新产出水平跨越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估计系数由 0.646 增加为 1.14；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

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且估计系数由 0.805 增加至 1.176。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

推动作用。要将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重点，提升数字技术的基础研发能力，加速解决数字领域中的

核心技术被人控制的问题，强化新一代数字技术的产业布局，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二是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科技成果产出及转化应用水平。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的核心支撑，加速推进数字领域中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加速推进实体产业各个领域的信息技术的优化升级，

让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三是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进程。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实体产业链，促进传统产业中技术落后的实体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从而构建一个更完善的实体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及资源再生效率，提高实体企业的边际收益效益。

四是积极培育高素质人才，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对人才队伍、产业协同和合作网络进行强化，

将综合型人才和一体化产业政策体系作为重点，以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持，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实体经济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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